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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北苏门答腊西海域ＭＷ８．６地震的
孕震机理及其对地震活动性的影响①

缪　淼，朱守彪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　要：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１日在北苏门答腊的西部海域附近发生了 ＭＷ８．６特大地震和２小时后的

ＭＷ８．２强烈地震，这是到目前为止震级最大的板块内部走滑型地震。本文根据该地区的地质构
造、地球物理观测资料及研究结果，对这次地震的孕育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尽管发生于
印度洋板块的沃顿海盆内（巽它海沟西南），但该地区断层发育、中强地震活跃、变形情况复杂，特别
是印度洋板块在向ＮＷ 方向运动时速度由南向北逐渐减小，这种差异运动导致在板块内部产生剪
切应力，因此在板块内部近ＳＮ向的断层及附近区域不断积累弹性应变能；同时２００４年的ＭＷ９．２
地震产生的库仑应力变化对该次地震造成了应力加载，起到了触发作用，最终导致了本次特大左旋
走滑型地震的发生。此外库仑应力变化计算表明，ＭＷ８．６地震在ＭＷ８．２地震的震源区附近的库
仑应力增大，增加值超过０．０５ＭＰａ，因此对ＭＷ８．２地震起到了触发作用。计算结果进一步显示，
该次地震对其周围陆地影响较小，苏门答腊岛处于地震影响区中，库仑应力降低了０．０３ＭＰａ，发生
强余震的风险下降。主震后的余震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库仑应力增加区一致。本次ＭＷ８．６特大地
震后，全球范围内的Ｍ≥５．５地震活动性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而该现象在本世纪以来其他５次Ｍ
≥８．５的强震之后并未出现；同样，该次特大地震对中国大陆的地震活动性也有一定的影响，震后
中国大陆地区Ｍ＞４．５地震活动水平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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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北京时间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１日１６时３８分，印尼
苏门答腊北部的西海域发生了 ＭＷ８．６特大地震
（２．３１１°Ｎ，９３．０６３°Ｅ，震源深度２２．９ｋｍ）（ｈｔｔｐ：／／

ｗｗｗ．ｕｓｇｓ．ｇｏｖ／）。就在约２小时后，主震的西南
方向１８０ｋｍ处又发生了 ＭＷ８．２的强烈地震。苏
门答腊、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部分地区（西藏）
均有震感。随后，位于震中附近的锡默卢岛（Ｓｉｍｅｕ－
ｌｕｅ　Ｉｓｌａｎｄ）海域接连发生了数次６级以上的余震。
尽管该次地震没有引发巨大的海啸，但还是给当地
居民带来了很大的财产损失和一定的人员伤亡［１］

（１０人死亡，１２人受伤）。
特大地震通常发生在板块交界部位（如：近期发

生在俯冲带上的２００４年苏门答腊地震（ＭＷ９．２），

２０１０年智利地震 （ＭＷ８．８），２０１１ 年日本地震
（ＭＷ９．０）），而板块内部则较为少见，走滑型的地震
更是为数不多。除了本次特大地震外，本世纪以来
曾经发生过三次板块内部的特大走滑型地震，分别
是２００１年 ＭＷ８．１昆仑山口西地震，２００２年美国

ＭＷ７．９Ｄｅｎａｌｉ地震以及２００４年澳大利亚 ＭＷ８．１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　Ｉｓｌａｎｄ地震［２－５］。另外，２０世纪前半叶也
记录到一些走滑型强震，包括１９０５年蒙古的两次

Ｍ＞８．０地震和１９５０年ＭＳ８．６Ａｓｓａｍ地震；受当时
的观测条件所限，震源特征未能很好的记录［６－９］。而

本次的ＭＷ８．６地震是有仪器记录以来震级最大的
一次走滑型地震。其丰富的资料使得我们可以进行
深入的研究。
由于印度洋－澳大利亚板块向ＮＥ方向巽它次

级板块下方的俯冲碰撞，在巽他海沟及附近地区经
常发生特大地震［１０］，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６日印度尼

西亚的苏门答腊－安达曼地区发生了ＭＷ９．２地震，

该地震是过去４０多年来地球上发生的最大地震，并
引发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海啸，直接造
成近３０万人死亡。本次 ＭＷ８．６地震震中距离

２００４年特大地震仅３４５ｋｍ。但与２００４年特大地
震不同的是：①本次地震震级极大，但并不是发生在
俯冲带上，而是发生于距巽他海沟西南方向１３０ｋｍ
处，位于印度洋板块的岩石圈内；②２００４年特大地
震是典型的发生在俯冲带上的逆冲型地震，而本次
地震为走滑型，并且是人类有史以来记录到的震级
最大的走滑型地震［１１］；③本次地震的破裂过程极为
复杂，在南北向断层面以及其共轭面上产生了多次
不连续的破裂［１２］。在海洋板块内部发生了如此巨
大的走滑型地震，让地球科学家们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本次地震被列为１９００年以来世界十大地震之
一［１１］。那么，为什么在海洋板块内部能发生震级如
此巨大的地震？它的孕育机制是什么？该次地震的

对周围甚至全球地震活动的影响又是如何？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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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很多科学问题需要予以回答。本文根据区域地质
构造、地球物理观测及研究结果，详细分析本次强震
的孕育机制，并通过计算静态库仑破裂应力变化来
分析该震对后续余震的触发作用，最后对震后世界
范围内及中国大陆地区的地震活动性进行考察，研
究该次地震所造成的影响。

１　地震的孕育环境

苏门答腊俯冲带位于印度洋－澳大利亚板块与
巽他次级板块的交汇部位，印度洋－澳大利亚板块
在这里向巽他次级板块下面俯冲。居于印度洋板块
上的沃顿海盆（Ｗｈａｒｔｏｎ　Ｂａｓｉｎ）是印度洋板块与巽
他次级板块挤压碰撞的最前沿，其岩石圈的年龄在

４５～８５ｍ．ｙ．［１３］。图１显示沃顿海盆的ＮＥ方向为
巽他海沟，西接９０°东海岭（９０°Ｅ　Ｒｉｄｇｅ），南部为探
测者破裂带（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传统板
块构造理论认为，变形主要发生于板块边缘，板块内
部很少出现变形；但尽管沃顿海盆位于海洋板块内
部，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仍然被认为是板内
变形带或弥散边界带（印度与澳大利亚板块的边
界）［１４－１８］。同 时，该 地 区 的 变 形 得 到 地 震 活 动
性［１９－２２］、应力场模拟［２３］以及卫星重力资料解译结
果［２４－２６］的支持。此外，１９９５年Ｄｅｐｌｕｓ等［２７］对沃顿
海盆开展了多手段的海洋地球物理调查，直接观测
到了活断层及活动变形构造，发现了现今活动的左
旋走滑断层体系，认为沃顿海盆存在至少长１　０００
ｋｍ、近ＳＮ走向的破裂带；通过海洋地震反射剖面
得到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些断裂带的再活化［２８］。毫
无疑问，沃顿海盆内部存在着持久、连续的构造变
形。
图１同时给出了苏门答腊俯冲带附近１９７６年

以来的强震活动情况。图中显示，俯冲带附近大震
非常活跃，而且多数是小倾角的逆冲型地震；沃顿海
盆近期中强地震也很活跃，但发生在沃顿海盆内的
中强地震基本上都是走滑型地震。可见，发生在沃
顿海盆里的地震与苏门答腊俯冲带上的地震有不同

的力学背景。俯冲带上的地震是由于印度洋－澳大
利亚板块向下俯冲时，由于很大的摩擦力作用，使得
上覆板块与俯冲板片一起向下运动，当板块之间的
剪切应力超过摩擦极限后，上覆板块反弹从而产生
巨大的逆冲型地震。但沃顿海盆隶属于印度洋板块
内部，其走滑型地震主要是由于板块空间运动的差
异性造成的。

　　从图２可以进一步看到，印度洋板块与巽他次

图１　研究区构造及地震活动空间分布图（黄色五

　　　角星表示２０１２年４月的两次地震震源位置，

　　　黑色震源机制为该区ＭＷ≥６．５地震事件，

　　　绿色震源机制为印度洋中ＭＷ≥５．０的地震

　　　事件　（资料来源于Ｇｌｏｂａｌ　ＣＭＴ，

　　　１９７６．１～２０１２．４））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ｔａｒｓ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ｆｏ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Ｗ≥６．５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ｏｎ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Ｗ≥５．０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Ｄａｔａ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ＭＴ，

　　　１９７６．１～２０１２．４））．

级板块之间的碰撞为倾斜碰撞，其倾斜的角度由南
向北越来越大，即越往北部，碰撞越变得倾斜。另
外，由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在其往北的漂
移过程中速度逐渐减慢；而澳大利亚板块在此处沿
巽它海沟快速地俯冲至印度尼西亚下方，因此两个
板块的运动速率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ＧＰＳ测量
结果可以计算得到现今印度－澳大利亚板块的运动
特征：Ｄｅｌｅｓｃｌｕｓｅ等［２９］运用前人的方法，将澳大利亚
和印度的远场ＧＰＳ速度作为边界条件，变形带内部
的震源机制和热流数据作为近场约束，计算得到了
一个非刚性的速度场（图２）。从图２可以看出，两
个板块之间运动速率在空间上是变化的，由南边沃
顿海盆里的速度５７ｍｍ／ｙ逐渐变为５０ｍｍ／ｙ；但越
过９０°东海岭后，突降为３９ｍｍ／ｙ，最后变为３７
ｍｍ／ｙ［１４，３０］。这种空间速度的变化，其作用效果相
当于在断层两侧施加了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

０８２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３年



力的作用，即断层两侧受到剪切应力的作用（如图２
中的插图）。随着应力应变的不断积累，弹性应变能
会慢慢变大，当应力超过其破裂极限后，断层发生错
动，即产生走滑型大地震。发生特大地震的周期与
断层两侧的加载速率有关，速度越大，地震复发周期
越短。反之，地震复发间隔越长。

图２　印度－澳大利亚板块运动速率的变化与苏门

　　　答腊地区ＧＰＳ速度（粗红箭头表示印度－澳

　　　大利亚板块的运动速度（大小标注在箭头尾

　　　部），蓝色箭头表示苏门答腊俯冲带及附近

　　　ＧＰＳ观测的速度［３０－３１］）
Ｆｉｇ．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Ｐ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ｂｏｌｄ　ａｒｒｏｗ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ｌａｔｅ（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ａｒｒｏｗ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ＧＰ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由图２可知，印度洋板块向北东向运动的空间
差异非常小，每年仅有约１５ｍｍ，此外还有一部分
被９０°东海岭变形带所吸收。因此，在沃顿海盆里
的断层面上产生的剪切应力很低，弹性应变能积累
的速度就比较慢，发生强烈走滑型地震的周期就会
很长。所以，在此区域很少见到如此巨大的走滑型
地震。至于像本次大地震的复发间隔究竟有多长，
要通过详细的古地震研究、数值模拟等工作。

２００４年的苏门答腊大地震后，该区板块内部的
地震活动性受其影响大大增强。通过研究该次地震
在周围地区的应力释放情况（静态库仑破裂应力变
化），可以看出两次俯冲带特大地震（２００４年 ＭＷ

９．２，２００５年ＭＷ８．７）的同震滑移都能够促进近南北
向的、与沃顿海盆破裂带相平行的、左旋走滑型地震
的发生［２９］，这一机制与２０１２年地震事件的震源特
征相吻合。但是，仅适用弹性介质进行计算显然是
不够充分的，因为强震发生后，受到应力加载的地区
会逐渐变化。Ｄｅｌｅｓｃｌｕｓｅ等［２９］考虑了软流圈的粘弹
性作用，计算２００４年 ＭＷ９．２地震与２００５年 ＭＷ

８．７地震后的静态库仑应力变化随时间的演化特征，
得到了在其后的７～１０年间造成沃顿海盆附近出现
最大的应力加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次板
内地震距２００４年俯冲带上特大地震有７年的延迟，
说明２００４年的特大地震对本次地震具有触发作用。

２　地震造成的影响

２．１　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强震的发生通常会改变周围地区的应力状况，

近年来研究者常常通过计算静态库仑应力变化，判
断强震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预测强余震发生的危险
性［３２－３４］。静态库仑应力变化的计算原理如下：将地
球介质简化为半无限空间内均匀各向同性完全弹性

体，已知地震位错面的几何参数和错动量，则可求出
在弹性体内部产生的位移场和应变场。利用 Ｏｋａ－
ｄａ［３５］给出的静态位移和应变的解析表达式计算地
震产生的静态应力、应变场。
根据库仑破裂假设，岩石趋近于破裂程度的库

仑破裂应力σｆ 为

σｆ ＝τ－μ（σｎ＋Ｐ） （１）

其中，τ为地震破裂面上剪应力的大小；σｎ 为正应
力；Ｐ 为孔隙流体压力；μ为断层面介质的摩擦系
数。然而，精确确定地下应力张量是极为困难的，通
常定义库仑破裂应力变化［３２］。当μ不随时间变化
时，由式（１）库仑应力变化为

Δσｆ ＝Δτ－μ（Δσｎ＋ΔＰ） （２）
孔隙流体压力变化ΔＰ控制着断层面上的有效正应
力，当岩石应力的改变远远快于岩石中的流体压力
扩散时，流体压力变化ΔＰ可以通过Ｓｋｅｍｐｔｏｎｓ系
数Ｂ在式（２）中得到反映。取视摩擦系数μ′＝μ（１
－Ｂ），它包括了孔隙流体和断层面上的介质特性，
范围为０～１。那么式（２）变为

Δσｆ ＝Δτ－μ′Δσ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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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压应力为正。一般认为地震产生的静态库仑破
裂应力变化定义于具体的断层面，当Δσｆ＞０时促进
后续余震的发生；反之，Δσｆ＜０时抑制余震活动。
地震引起的静态弹性库仑应力变化相对于产生地震

所需积累的应力很小，但越来越多的震例表明大于

０．０１ＭＰａ的库仑应力增加起到了明显的触发作
用［３２］。当研究主震对后续的某一次地震是否具有

触发效果时，通常将假定的滑动方向取自后续破裂
事件的实际断层面，进行库仑应力变化的投影。而
在进行地震触发余震的计算中，如果余震的震源机
制未知，通常假定将库仑应力变化投影于主震震源
机制，进行应力变化空间分布的计算。这样的假定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解释余震的分布情况，预测未
来后续余震的空间分布［３３］。

图３　Ｈａｙｅｓ反演得到的震源模型滑移量等值线分布图［３７］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ｌｉｐｐａｇ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３７］．

图４　苏门答腊ＭＷ８．６地震产生的静态库仑

　　　应力变化触发了ＭＷ８．２地震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ｕｌｏｍｂ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ＭＷ８．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ＭＷ８．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本次地震是由印度板块的沃顿海盆中的断层平
移走滑而产生，该次地震破裂过程极为复杂，持续时
间长达１６０ｓ，沿走向方向最终形成了总长度约３６０
ｋｍ的断层。在地震发生后约６ｓ内，破裂扩展很缓
慢，向ＳＥＥ－ＮＷＷ 方向双向破裂；６ｓ后破裂以更
快的速度沿ＮＥ向和ＳＷ 向两侧同时扩展，最后在
其共轭面上进行了再一次的破裂［３６］。Ｈａｙｅｓ［３７］使

用全球共１０７个台站地震波数据进行了震源的有限
断层模型反演。整个模型由２５×８个滑移单元组
成，如图３所示。整个断层面上的滑动分布并不均
匀，在震源上方浅部区域形成了震中以东约２０ｋｍ
的高滑动量集中带，最大滑动量高达７０ｍ。本文选
择该模型来计算静态库仑应力变化，计算中的物性
参数参照Ｋｉｎｇ和Ｓｔｅｉｎ等［３３－３４］的方法，岩石的泊松
比和有效摩擦系数分别取０．２５和０．４，剪切模量选
为３．２×１０４　ＭＰａ。

首先考察ＭＷ８．６主震对两小时后ＭＷ８．２强震

的触发效果。由前人的分析结果［１２］与余震活动可

以看出，ＭＷ８．２事件的断层面应为ＮＥＥ走向，取该
断层面为库仑应力变化的投影面，走向１０７°，倾角

８３°，滑移角－１７７°。取余震的震源深度为５４．７ｋｍ
（资料来源于Ｇｌｏｂａｌ　ＣＭＴ）来计算静态库仑应力变
化，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从图４中可以看到后续
的ＭＷ８．２余震震源位置处于主震断层的最南端，受
到０．０５ＭＰａ以上的应力加载作用，超过０．０１ＭＰａ
的触发阀值，因此说明主震的发生对于该次余震起
到了明显的触发作用。

其次考察库仑应力变化与余震的空间分布之间

的关系。计算时选择最优破裂面进行投影，将主震
的震源机制解作为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方向，这样的
做法是较为合理的［３３］。受时间所限，考察期限为主
震后８个月，即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日，所用余震

２８２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３年



目录来源于美国国家地震信息中心（ＮＥＩＣ：ｈｔ－
ｔｐ：／／ｎｅｉｃ．ｕｓｇｓ．ｇｏｖ／）。图５给出了主震震源深度
上的库仑应力变化与余震活动的空间分布。通过详
细分析空间范围内余震活动与库仑应力变化的关

系，可以知道该区 ＭＷ４．０以上的余震活动约有

８５％处于红色区域，受到０．０５ＭＰａ以上的应力加
载作用，可见余震明显地是由主震触发而发生的。
图５同时也可以给出该次强震的同震库仑应力变化

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情况。整体上图５的应力变化呈
现正负相间的特征，最大的应力增加区分布于震源
断层的两个端部及狭长的断层面上，断层面的两侧
出现大片的ＮＥ－ＳＷ 向的应力减小区。由于震源
位于距北苏门答腊岛西部海域，由图５可见该次地
震对周围陆地的影响较小，苏门答腊岛主要为地震
影区，应力降低了０．０３ＭＰａ左右，同时这些区域很
少发生余震。

图５　苏门答腊ＭＷ８．６地震产生的静态库仑应力变化与后续余震活动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ｏｕｌｏｍｂ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ＭＷ８．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６给出了本次ＭＷ８．６地震产生的静态库仑
应力变化对周围断层的影响。图６（ａ）为巽它海沟
（即图５中Ｓｕｎｄａ　Ｔｒｅｎｃｈ）受到的库仑应力，为方便
显示，将弯曲的海沟计算得到的结果平直展示。由
于巽它海沟的几何特征差异较大（震源断层为走滑
型，巽它海沟为逆冲型），巽它海沟受到的影响较小，
在中部受到一定的加载作用，其余大部分地区为影
区，应力波动范围为－０．００２　３～０．０２ＭＰａ。而苏
门答腊断层（图５中贯穿苏门答腊岛的走滑断层）大
部分区域受到应力卸载作用（图６（ｂ）），仅最北端受
到部分应力加载作用，波动范围为－０．０３８～０．０１１
ＭＰａ，地震危险性降低。因此，本次大地震对巽它海
沟及苏门答腊断层的影响不大。

２．２　对全球地震活动的影响

特大地震产生的地震波通常会触发全球范围内

的小震活动，持续时间为主震后数小时至数天［３８－４１］。
但是，对于Ｍ≥５．５的余震活动是否同样具有被大
震动态触发的可能，我们目前还不十分清楚［４２］。那
么，本次地震震级如此巨大，是否对全球的地震活动
造成影响呢？下面我们进行扼要分析。
根据美国地震信息中心（ＮＥＩＣ：ｈｔｔｐ：／／ｎｅｉｃ．

ｕｓｇｓ．ｇｏｖ）公开的地震目录，我们对主震前后全球

１５天内发生的 Ｍ≥５．５地震进行了统计分析。为
研究远距离动态触发的效果，选择的地震事件距主
震的距离超过１　０００ｋｍ。图７给出了２０１２北苏门
答腊地震前后１５天的全球地震活动空间分布，可见
震后Ｍ≥５．５的地震明显增多。说明本次大地震对
全球地震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根据Ｐｏｌｌｉｔｚ等［４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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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苏门答腊ＭＷ８．６地震产生的

　　　静态库仑应力变化对周围断层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Ｃｏｕｌｏｍｂ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研究，主震产生的勒夫波的传播主要集中在破裂面
的两个端部及其共轭方向，形成了四个持续时间较
长的优势方向，造成动态剪切应变大于１０－７，持续
时间超过１００ｓ。而这些余震活动全部都位于主震
产生的勒夫波传播的四个优势方向中，为本次

ＭＷ８．６地震所触发。

图７　２０１２北苏门答腊地震前后１５天的

　　　全球地震空间活动分布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

图８　２０１２北苏门答腊地震及另外５次Ｍ≥８．５
　　　强震前后的全球地震活动（地震目录来源于
　　　美国地震信息中心（ＮＥＩＣ：ｈｔｔｐ：／／ｎｅｉｃ．
　　　ｕｓｇｓ．ｇｏｖ），使用Ｍ≥５．５的地震，距离主震
　　　震源超过１　０００ｋｍ，震源深度小于１００ｋｍ）
Ｆｉｇ．８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５ｄｐｒｅｃｅｄ
　　　 －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１２Ｓｕｍａｔｒａ　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ｏｔｈｅｒ　Ｍ≥８．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　ｐ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ＮＥＩＣ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ｓｈａｌｌｏｗ（ｄｅｐｔｈ
　　　 ≤１００ｋｍ）ｏｎｅｓ　ｏｆ　Ｍ≥５．５ａ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Ｅｖ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１　０００ｋ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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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全球地震活动的突然增加带来了一个问
题，是否所有的大型地震都会在较远的距离上触发

Ｍ≥５．５以上的地震呢？以往的研究表明，仅有少
量的地震被之前发生的Ｍ≥７主震所触发，而这些
被触发的余震活动通常为Ｍ≥５的事件，位于主震
范围内１　０００ｋｍ，多为静态触发［４２，４４］。为了确认本
次地震带来了全球地震活动性上升这一特殊现象，
我们对其他的Ｍ≥８．５强震进行了同样的研究。表

１给出了２０００年以来 Ｍ≥８．５的地震活动及其对
全球地震活动的影响。由表可以看出其余５次地震
都是俯冲带上的大地震，它们对全球的地震活动性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本次地震是板块内部的走滑
型地震，对全球的地震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图８（ａ）
给出了本次特大地震前后，全球地震活动的频率分
布，而图８（ｂ），（ｃ），（ｄ），（ｅ），（ｆ）分别给出了其他５
次强震前后的情况。对于表１中所列的另外５次地
震，全球的地震活动性并未发生大幅度的上升，与震
前基本保持一致；而本次地震前，全球地震活动都较
为平静，震后产生了较大的跳跃，地震活动明显增
加，这与另外５次地震截然不同。

　　本次Ｍ８．６北苏门答腊地震引起的全球地震活
跃是极为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仅有本次地震后出现
该现象呢？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１）
地震波的特征。走滑型地震会产生水平向的剪切波
（ＳＨ波和Ｌｏｖｅ波），其能量沿断层走向及其垂向的
四个主要方向扩散，而Ｌｏｖｅ波主要的会在走滑型
断层上造成应力加载［４５］。本次地震后共６次地震
发生在近乎垂直的走滑型断层上，其中４次发生在
震后两天。而逆冲型地震所产生的压缩波能量则无
法产生同样的应力加载现象［４５］。因此对于表１所
列的其余５次俯冲带地震，震后的全球地震活动性
并不明显增强。（２）大震级带来的特殊性。本次地
震是有记录以来震级最大的走滑型地震，对震级比
其小的走滑型地震进行的研究表明［４３］，对于过去１５
年间发生的大型走滑型地震（２００４年Ｍ８．１Ｔａｓｍａｎ
海地震、１９９８年 Ｍ８．１南极洲地震以及１９０５年

Ｍ８．４蒙古地震），未发现同样的地震活动性增强的
现象。震级的特殊性也许是造成大量Ｍ≥５．５地震
发生的原因之一，具体原因还有待深入研究。

表１　２０００年以来Ｍ≥８．５的地震活动及其前后的全球Ｍ≥５．５地震活动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８．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０ａｎｄ　ｔｈｅ　Ｍ≥５．５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ｓ

时间 震级／Ｍ 地震名称 构造环境 地震类型
全球地震活动／次

震前１５天内 震后１５天内

２００４－１２－２６　 ９．２ 苏门答腊地震 巽它海沟 逆冲 １５　 ２４
２００５－０３－２８　 ８．７ 苏门答腊－尼亚斯岛地震 巽它海沟 逆冲 １５　 １４
２００７－０９－１２　 ８．５ 苏门答腊地震 巽它海沟 逆冲 １０　 １４
２０１０－０２－２７　 ８．８ 智利地震 安第斯海沟 逆冲 １４　 ２２
２０１１－０３－１１　 ９．０ 日本东北地震 日本海沟 逆冲 ２２　 １１
２０１２－０４－１１　 ８．６ 北苏门答腊地震 沃顿海盆 走滑 ４　 ４１

２．３　对中国大陆地震活动性的影响
本次巨大震级的走滑型地震对距离较近的中国

大陆地震活动性是否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地震目

录，由图７可以看出，无论主震前或震后１５天内，中
国大陆都没有出现Ｍ＞５．５的地震。因此需要对中
国大陆进行进一步的考察，运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给出的地震目录，统计本次地震前后１５天内 Ｍ≥
４．５的地震活动情况，考察本次大地震对中国大陆
地区地震活动性所造成的影响。

　　由图９可以看出，震前１５天内中国大陆仅发生

１次西藏阿里Ｍ５．０地震，而震后１５天内共有６次

Ｍ４．５的地震。因此，受到本次大地震的触发作用，
中国大陆的Ｍ≥４．５地震活动水平增强。另外使用
相同时间的地震目录对其他震级的地震活动进行考

察。震前１５天内共有５９次Ｍ＜４．５的地震活动发

生，震后１５天内发生了５０次，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地
震活动性增强，主震前与主震后的小震活动在空间
上的分布也较为一致。另外，对表１中的其他５次

Ｍ≥８．５的特大地震进行相同的统计，在地震前后

１５天内主震也并没有造成中国大陆地震活动的显
著增强。

本次Ｍ８．６的特大地震对中国大陆的地震活动
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中国大陆整体都处于主震产生
的勒夫波传播的四个优势方向上［４３］，地震波造成的
动态剪切应变持续时间超过２００ｓ，对中国大陆具有
一定的加载作用。虽然该次地震发生在印度洋海洋
板块内，受到巽它海沟的阻挡作用，能量衰减较大，

无法触发Ｍ≥５．５的地震。但是由于破裂面的端面
指向中国大陆，距离较近，因此对Ｍ≥４．５的地震仍
然具有一定的触发作用。而动态触发会造成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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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延迟［４６］，中国大陆的地震危险性将会上升。

图９　２０１２北苏门答腊地震前后１５天的中国大陆

　　　地震活动时空分布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

３　讨论与结论

本文利用地质、地球物理等资料及研究成果分
析了该次强震的孕震机理，给出了产生走滑型地震
的孕育背景。这些研究对于认识该地区强震的孕
育、发生有重要的启示，对于分析该地区的构造活
动、变形分配、应力环境等提供重要的参考。但由于
研究区多为海域，实际地质调查非常困难，地球物理
探测也很不便，所以文中主要还是定性分析。实际
上，震级如此之大的走滑型地震的发生，其成因机制
及破裂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还需要从地球物理、地质
构造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也可以通过数值模拟
方法定量描述该次地震的孕震、发生过程，以便对特
大走滑型地震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全球其他构造
类似地区的地震危险性分析也有重要的参考。

另外，使用同震变形和弹性介质对静态库仑应
力变化进行计算，其优点是能快速给出主震对其周
围应力状态的影响，分析不同部位发生强余震的风

险，在实际应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４７－４９］。所以文中
给出的ＭＷ８．２地震为主震触发的强余震有足够的
理论根据。但若要更加精细且长期的考察该次地震
的作用效果，应采用有限单元数值方法，考虑介质的
不均匀性、非弹性、热效应等，考虑实际的断面几何
等因素进行库仑应力的计算，可望得到更好的结果。
对于该次地震之后发生的全球Ｍ≥５．５地震活

动，本文仅分析了造成该现象的部分可能原因。而
地震产生的地震波对全球地震是否具有动态触发效

果，其触发效果是瞬态作用还是具有一定的时间延
迟，还需运用地震波形数据进行详细的计算研究，从
而定量的揭示特大地震后全球地震活跃的原因。而
中国大陆虽然处于该次地震产生的地震波瓣面上，
但大震前后仅有Ｍ＞４．０的地震活动出现较小的扰
动，受其影响较弱，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文中的主要结论如下：本次北苏

门答腊西部海域附近发生的 ＭＷ８．６特大走滑型地
震，其主要力源为印度洋－澳大利亚板块向北东运
动时空间存在着差异性。这种运动差异，在断层面
上形成剪切应力，缓慢地积累弹性应变能，在加上

２００４年ＭＷ９．２地震的粘弹性触发作用，最终导致
了本次大地震于２０１２年发生。

ＭＷ８．６特大地震对 ＭＷ８．２地震具有触发作
用；地震后超过８５％的后续余震是由主震触发而产
生的。另外，ＭＷ８．６特大地震对苏门答腊岛屿及附
近陆地地区的地震危险性没有较大影响。
本次地震后，全球范围内的 Ｍ≥５．５地震活动

性出现了大幅度增加，而该现象在本世纪以来其他

５次Ｍ≥８．５的强震之后并未出现；本次强震对中
国大陆的地震活动性有一定的影响，震后中国大陆

Ｍ≥４．５地震活动明显增强。

［参考文献］
［１］　ＵＳＧＳ．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８．６－ｏｆ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ｕｍａ－

ｔｒａ［ＢＬ／ＯＬ］ ｈｔｔ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ｅｑ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ｕｓｃ０００９０５ｅ／．
［２］　Ｄｕｐｕｔｅｌ　Ｚ，Ｒｉｖｅｒａ　Ｌ，Ｋａｎａｍｏｒｉ　Ｈ，ｅｔ　ａｌ．Ｐｈａ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Ｌａｒｇ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１９９０－２０１０）［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２，１８９（２）：１１２５－１１４７．
［３］　Ｈａｙｅｓ　Ｇ　Ｐ，Ｆｕｒｌｏｎｇ　Ｋ　Ｐ，Ａｍｍｏｎ　Ｃ　Ｊ．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　Ｒｉｄｇ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ｌａｔ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Ｊ］．Ｔｅｃ－

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９，４６３（１－４）：１－１４．
［４］　Ｔｏｃｈｅｐｏｒｔ　Ａ，Ｒｉｖｅｒａ　Ｌ，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ｏｅｒｄ　Ｊ．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Ｋｏｋｏｘｉｌ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８２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３年



［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６，９６
（５）：１７２９－１７４１．

［５］　Ｔｓｕｂｏｉ　Ｓ，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　Ｄ，Ｊｉ　Ｃ，ｅｔ　ａｌ．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２Ｄｅｎａｌｉ　Ｆａｕｌ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Ｊ］．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２００３，１３９（３）：

３０５－３１３．
［６］　Ｂｅｎ－Ｍｅｎａｈｅｍ　Ａ，Ａｂｏｏｄｉ　Ｅ，Ｓｃｈｉｌｄ　Ｒ．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ｓｓａ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ｔｅ　Ｗｅｄｇ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Ｊ］．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１９７４，９（４）：

２６５－２８９．
［７］　Ｃｈｅｎ　Ｗ　Ｐ，Ｍｏｌｎａｒ　Ｐ．Ｓｅｉｓｍｉｃ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ｌｉｐ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１９７７，８２（２０）：２９４５－２９６９．
［８］　Ｏｋａｌ　Ｅ　Ａ．Ｔｈｅ　Ｊｕｌｙ　９ａｎｄ　２３，１９０５，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７７，３４（２）：３２６－３３１．
［９］　Ｓｃｈｌｕｐｐ　Ａ，Ｃｉｓｔｅｒｎａｓ　Ａ．Ｓｏｕｒ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０５Ｇｒｅａｔ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ｓｅｔｓｅｒｌｅｇ，Ｂｏｌｎａｙ）［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７，１６９（３）：１１１５－１１３１．
［１０］　朱守彪，邢会林，谢富仁，等．地震发生过程的有限单元法模

拟———以苏门答腊俯冲带上的大地震为例［Ｊ］．地球物理学

报，２００８，５１（２）：４６０－４６８．

ＺＨＵ　Ｓｈｏｕ－ｂｉａｏ，ＸＩ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ＸＩＥ　Ｆｕ－ｒｅｎ，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ｂｙ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ｅｇａｔｈｒｕｓ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ｓｉｃｓ，２００８，５１（２）：４６０－４６８．
［１１］　Ｒｏｙｅｒ　Ｊ　Ｙ．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ｈｅｎ　Ａｎ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ｌａｔｅ

Ｃｒａｃｋ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２，４９０（７４１９）：１８３－１８５．
［１２］　Ｙｕｅ　Ｈ，Ｌａｙ　Ｔ，Ｋｏｐｅｒ　Ｋ　Ｄ．Ｅｎ　Ｅｃｈｅｌ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Ｒｕｐ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１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Ｇｒｅａｔ　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２，４９０（７４１９）：２４５－２４９．

［１３］　Ｈｏｎｚａ　Ｅ，Ｆｕｊｉｏｋａ　Ｋ．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ａｒｃ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Ｊ］．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４，３８４（１）：２３－

５３．
［１４］　Ｄｅｌｅｓｃｌｕｓｅ　Ｍ，Ｃｈａｍｏｔ－Ｒｏｏｋｅ　Ｎ．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ｌａｔ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７，１６８（２）：８１８－８４２．
［１５］　ＤｅＭｅｔｓ　Ｃ，Ｇｏｒｄｏｎ　Ｒ　Ｇ，Ａｒｇｕｓ　Ｄ　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ｌａｔｅ　Ｍｏｔｉｏｎｓ［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０，

１８１（１）：１－８０．
［１６］　Ｄｅｍｅｔｓ　Ｃ，Ｇｏｒｄｏｎ　Ｒ　Ｇ，Ｖｏｇｔ　Ｐ．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ｎｄｉａ　Ｔｒｉｐｌｅ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Ｒｉｄｇｅｓ［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４，１１９（３）：８９３－９３０．
［１７］　Ｇｏｒｄｏｎ　Ｒ　Ｇ，ＤｅＭｅｔｓ　Ｃ，Ａｒｇｕｓ　Ｄ　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

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ｏ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ｓ［Ｊ］．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１９９０，９（３）：４０９－４２２．
［１８］　Ｗｉｅｎｓ　Ｄ　Ａ，ｅｔ　ａｌ．Ａ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Ｐｌａｔ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１９８５，１２（７）：

４２９－４３２．
［１９］　Ｂｅｒｇｍａｎ　Ｅ　Ａ，Ｓｏｌｏｍｏｎ　Ｓ　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ｄｙ－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Ｊ］．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１９８５，４０（１）：１－２３．
［２０］　Ｐｅｔｒｏｙ　Ｄ　Ｅ，Ｗｉｅｎｓ　Ｄ　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Ｐｌａｔ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８９，９４（Ｂ９）：１２３０１－１２３１９．
［２１］　Ｓｔｅｉｎ　Ｓ，Ｏｋａｌ　Ｅ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ｙｅ－

ａｓｔ　Ｔｉｄｇｅ　Ａｒｅ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ｄ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７８，８３（Ｂ５）：２２３３－２２４５．

［２２］　Ｔｉｎｎｏｎ　Ｍ　Ｊ，Ｈｏｌｔ　Ｗ　Ｅ，Ｈａｉｎｅｓ　Ａ　Ｊ．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Ｔｅｎ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ｔ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

１９９５，１００（Ｂ１２）：２４３１５－２４３２９．
［２３］　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ｈ　Ｓ，Ｗｏｒｔｅｌ　Ｒ．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

［Ｊ］．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８６，１３２（１－３）：４９－６７．
［２４］　ＭｃＡｄｏｏ　Ｄ　Ｃ，Ｓａｎｄｗｅｌｌ　Ｄ　Ｔ．Ｆ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８５，９０（Ｂ１０）：８５６３－８５６９．
［２５］　Ｍｉｎｓｔｅｒ　Ｊ　Ｂ，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Ｈ．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　Ｐｌａｔｅ　Ｍｏｔｉｏｎｓ［Ｊ］．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７８，８３（Ｂ１１）：５３３１－５３５４．

［２６］　Ｓｔｅｉｎ　Ｃ　Ａ，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ｈ　Ｓ，Ｗｏｒｔｅｌ　Ｒ．Ｓｅａｓａｔ－ｄｅｒｉｖ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１９８９，１６（８）：８２３－

８２６．
［２７］　Ｄｅｐｌｕｓ　Ｃ，ｅｔ　ａｌ．Ｄｉｒｅ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Ｐｌａｔｅ［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２６（２）：１３１－

１３４．
［２８］　Ｇｒａｉｎｄｏｒｇｅ　Ｄ，ｅｔ　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Ｕｐ－

ｐ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ＮＷ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Ｍａｒ－

ｇｉｎ　ｆｒｏｍ　Ｓｅａｆｌｏｏ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Ｊ。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２７５（３－４）：２０１－２１０．
［２９］　Ｄｅｌｅｓｃｌｕｓｅ　Ｍ，ｅｔ　ａ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Ｉｎｔｒａ－ｏｃｅａｎｉｃ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ｏｆｆ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Ｂｏｏ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ａ－Ａｃｅｈ　Ｍｅｇａｔｈｒｕｓｔ［Ｊ］．Ｎａ－

ｔｕｒｅ，２０１２，４９０（７４１９）：２４０－２４４．
［３０］　Ｓｕｂａｒｙａ　Ｃ，ｅｔ　ａｌ．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Ａｎｄａｍ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Ｎａ－

ｔｕｒｅ，２００６，４４０（７０８０）：４６－５１．
［３１］　Ｂｏｃｋ　Ｙ，ｅｔ　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２００３，

１０８（Ｂ８）：２３６７．
［３２］　Ｈａｒｒｉｓ　Ｒ　Ａ．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ｈａｄｏｗｓ，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Ｊ］．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９８，１０３（Ｂ１０）：２４３４７－２４３５８．
［３３］　Ｋｉｎｇ　Ｇ　Ｃ　Ｐ，Ｓｔｅｉｎ　Ｒ　Ｓ，Ｌｉｎ　Ｊ．Ｓｔ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４，８４（３）：９３５－９５３．
［３４］　Ｓｔｅｉｎ　Ｒ　Ｓ，Ｂａｒｋａ　Ａ　Ａ，Ｄｉｅｔｅｒｉｃｈ　Ｊ　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ａｔｏｌｉａｎ　Ｆａｕｌｔ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３９ｂｙ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７，１２８
（３）：５９４－６０４．

［３５］　Ｏｋａｄａ　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Ｓｈ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ｅｎｓｉｌｅ

７８２第３５卷 第２期　　　　缪　淼等：２０１２年北苏门答腊西海域ＭＷ８．６地震的孕震机理及其对地震活动性的影响　　　　　



Ｆａｕｌｔｓ　ｉｎ　Ａ　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２，８２（２）：１０１８－１０４０．
［３６］　Ｍｅｎｇ　Ｌ，Ａｍｐｕｅｒｏ　Ｊ　Ｐ，Ｌｕｏ　Ｙ．Ｂａｃｋ－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４／

１１／２０１２（ＭＷ８．６），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Ｓｕｍａｔｒａ，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ＢＬ／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ｃａｌｔｅｃｈ．ｅｄｕ／ｓｌｉ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２＿Ｓｕ－

ｍａｔｒａ／ｂａｃｋ＿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３７］　Ｈａｙｅｓ　Ｇ．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ｒ　１１，２０１２　ＭＷ８．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ｆ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ｕｍａｔｒａ［ＢＬ／

ＯＬ］．ｈｔｔ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ｉｎｔｈｅ－

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ｕｓｃ０００９０５ｅ／ｆｉｎｉｔｅ＿ｆａｕｌｔ．ｐｈｐ．
［３８］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Ｈｕｉｚａｒ　Ｈ，Ｖｅｌａｓｃｏ　Ａ　Ａ，Ｐｅｎｇ　Ｚ，ｅｔ　ａｌ．Ｒｅｍｏｔ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２０１１，Ｍ９．０Ｔｏｈｏｋｕ－

Ｏｋｉ，Ｊａｐ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１２，３９
（１０）：Ｌ１０３０２．

［３９］　Ｈｉｌｌ　Ｄ　Ｐ，ｅｔ　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

ｔｕｄｅ　７．３Ｌａｎｄｅｒ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３，

２６０（５１１４）：１６１７－１６２３．
［４０］　Ｋｉｌｂ　Ｄ，Ｇｏｍｂｅｒｇ　Ｊ，Ｂｏｄｉｎ　Ｐ．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ｆ－

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ｂ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０，４０８
（６８１２）：５７０－５７４．

［４１］　Ｐａｎｋｏｗ　Ｋ　Ｌ，Ａｒａｂａｓｚ　Ｗ　Ｊ，Ｐｅｃｈｍａｎｎ　Ｊ　Ｃ，ｅｔ　ａｌ．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Ｕｔａ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Ｄｅｎａｌｉ　Ｆａｕｌ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４，９４（６Ｂ）：Ｓ３３２－Ｓ３４７．
［４２］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Ｔ，Ｖｅｌａｓｃｏ　Ａ　Ａ．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Ｌａｒｇ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　Ｒｅｇｉｏｎ［Ｊ］．Ｎａ－

ｔｕｒｅ　Ｇｅｏｓｃｉ．，２０１１，４（５）：３１２－３１６．
［４３］　Ｐｏｌｌｉｔｚ　Ｆ　Ｆ，Ｓｔｅｉｎ　Ｒ　Ｓ，Ｓｅｖｉｌｇｅｎ　Ｖ，ｅｔ　ａｌ．Ｔｈｅ　１１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Ｌａｒｇｅ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２，４９０（７４１９）：２５０－２５３．
［４４］　Ｖｅｌａｓｃｏ　Ａ　Ａ，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Ｓ，Ｐａｒｓｏｎｓ　Ｔ，ｅｔ　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Ｕｂｉｑｕ－

ｉｔｙ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Ｊ］．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ｏｓｃｉ．，

２００８，１（６）：３７５－３７９．
［４５］　Ｄａｈｌｅｎ　Ｆ　Ａ，Ｔｒｏｍｐ　Ｊ．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Ｃｈ．１１

［Ｍ］．［Ｓ．ｌ．］：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４６］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Ｔ．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５，３２（４）：Ｌ０４３０２．
［４７］　Ｌｉｎ　Ｊ，Ｓｔｅｉｎ　Ｒ　Ｓ．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ａ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Ｎｅａｒｂｙ　Ｔｈ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Ｆａｕｌｔｓ［Ｊ］．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２００４，１０９（Ｂ２）：Ｂ０２３０３．
［４８］　ＭｃＣｌｏｓｋｅｙ　Ｊ，Ｎａｌｂａｎｔ　Ｓ　Ｓ，Ｓｔｅａｃｙ　Ｓ．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５，４３４（７０３１）：２９１－２９１．
［４９］　Ｐｏｌｌｉｔｚ　Ｆ　Ｆ，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Ｐ，Ｂüｒｇｍａｎｎ　Ｒ，ｅｔ　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　Ｔｒｅｎｃｈ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Ｓｕ－

ｍａｔｒａ－Ａｎｄａｍａｎ　ａｎｄ　２８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Ｎｉａ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６，３３（６）：Ｌ０６３０９．
［５０］　罗国富，屠泓为，马禾青，等．甘东南至陕甘宁交界中强震危险

区地震活动能量场时空特征［Ｊ］．西北地震学报，２０１２，３４
（２）：１３２－１３７．

ＬＵＯ　Ｇｕｏ－ｆｕ，ＴＵ　Ｈｏｎｇ－ｗｅｉ，ＭＡ　Ｈｅ－ｑｉｎ，ｅｔ　ａｌ．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ｏ　Ｓｈａｎｘｉ－

Ｇａｎｓｕ－Ｎｉｎｇｘｉａ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ｒｅａ［Ｊ］．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３４（２）：１３２－１３７．

８８２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３年


